
道出心声
徐玉兰认真地听着，把总理的

每一句话都印进了脑海。她提醒自
己，出访演出，既是一种文化交流，
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自己一定要
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年%月下旬，由许广平带队
的中国越剧团登上了列车，开始了
首次出访的旅程。途中经过一个车
站，因要停靠较长的时间，所以大家
都起身活动一下手脚。忽然，从车厢
外涌进一群苏军战士，用半生不熟
的中文喊着，要找“梁山伯”、“祝英
台”。原来，这是一批从旅顺、大连撤
回的苏军，&"$'年徐玉兰等去旅顺、
大连慰问时，演的正是《梁祝》，所以
当他们得知车上就是当年前去慰问
演出的越剧团时，便立即赶了过来。
王文娟不在车上，所以“梁山伯”徐
玉兰自然就成了中心，被他们团团
围住，有的战士还打着手势说，当年
他看演出时都感动得流泪了。徐玉
兰也很感动，她想，自己一定要好好
演，不然也对不起这些热爱中国越
剧的外国军人。
在长达半个月的行程之后，(月

)日，越剧团在民主德国的东柏林进
行了首演。
大幕拉开了，全场响起一片惊

叹声，《西厢记》清丽精致的舞台布
景，首先就给了观众强烈的视觉冲
击。演出非常成功，剧场秩序井然、
鸦雀无声，既没有交头接耳的嗡嗡
声，也没有吃喝食物的窸窣声，良好
的剧场氛围让演员得以全身心地投
入角色的创造，使表演水平都得到

了超常的发挥。演出结束后，民主德
国的总理格罗提渥还上台跟演员亲
切握手。(月*+日，越剧团为驻德苏
军演出了《打金枝》《拾玉镯》《楼台
会》等剧目。徐玉兰的《拾玉镯》还被
拍摄成电影。
其实，徐玉兰本来一直是担着

心的。徐玉兰担心的并不是剧组的
演出水平，而是因为文化的差异，对
方会不会欣赏越剧这门艺术。
那年在旅顺、大连为苏军演出

时，苏军曾在剧院门口贴过一张海
报，把清秀俊朗的越剧小生，画成了
一个京剧中的红脸关公，或许在他
们心目中，中国的戏曲都是差不多
的吧。可现在，这些高鼻子、蓝眼睛
的日耳曼观众，在观看演出时却是
如此地投入和陶醉，随着剧情的变
化、发展，他们时而欢笑时而唏嘘，
情感反应与剧情相互呼应，完全一
致。都说艺术无国界，在那一刻，徐
玉兰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

(月底，越剧团到了苏联，先去了
列宁格勒和明斯克，后又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的演出也是极其成功

的。当时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伏
罗希洛夫也亲临观赏。当帷幕徐徐
拉开时，偌大一个剧场内无一人走
动，所有的观众都衣冠楚楚、屏息凝
神，似乎在等待一个重大的时刻。这
是对演员最大的尊重，徐玉兰的情
绪一下子被吊起来了，她纵情唱着、
演着，演到“惊艳”这场时，为了表现
张生对莺莺的依恋之情，徐玉兰用
散板吟唱着“月地神仙归洞天，此地
空余杨柳烟”，把张生被莺莺神魂勾
去如痴如醉、失魂落魄的样子，演化

得惟妙惟肖。帷幕落下后，全场寂静
片刻，方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掌声。
以致演出结束，徐玉兰等主要演员
谢了十几次幕都无法下台。事后，苏
方还将“惊艳”一场拍摄成电影。
有人写文赞过徐玉兰在《西厢

记》中的“赖婚”这段戏。戏中张生几
乎没有唱段，都是白口，是“每一声
每一句都湿润得掐得出汁水的声
音”，那是何等的饱满丰润啊。中场
休息时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不
少观众纷纷来到乐池边，好奇地看
着乐师们手里的各种中国民族乐
器。他们把板胡当成了小提琴，把大
葛胡当成了大提琴，看到笙就更稀奇
了，半个皮球上面插这么多竹管管，
居然能演奏出这么美妙的音乐！他们
赞不绝口，一个个都竖起了大拇指。
到了此时，徐玉兰才体会到周总理要
求一定要用民族乐器伴奏的深意。演
出期间，苏联召开了一次观众座谈
会，一位苏联画家对中国的越剧发表
了一番观感，他认为，中国的越剧是
一种很美的表演艺术，由女性扮演小
生，正是女子越剧的特点。中国古代
青年男子多少都带有脂粉气，皮肤也
比较细腻，女性扮演小生恰到好处，
如果由男性扮演，就未必会有如此令
人倾倒的舞台效果。这位苏联观众初
次观赏越剧便一语中的，道出了女子
越剧盛行的真谛，让徐玉兰及剧组的
姐妹们十分欣慰。
那段日子，岂是一句大开眼界

就可以概括的。徐玉兰在各种场合，
都不忘观赏两国的建筑、绘画、音
乐、舞蹈，恣意地汲取着他们灿烂的
民族文化。她原先只喜欢中国的水

彩画、国画，常常从中获得构图、色
彩等方面的启示，从中借鉴自己舞
台表演中的站位调度和戏装色彩搭
配。但是这一次她却从西方的油画
中感受到一种力度和张力。她站在
苏联油画《彼得大帝》前感受良多，
人物的英武尽在油墨的勾勒之中，
栩栩如生，这让徐玉兰联想到舞台
演员的妆，往往因为油彩的均匀失
衡和勾勒不当，使饰演的角色造型
收不到预期效果。打那以后，徐玉兰
便爱上了油画作品，这也算是这次
出访演出的意外收获吧。
回到北京，又作了次汇报演出，

周总理在充分肯定成绩之外，还半
真半假地提了一个小意见，他说徐
玉兰啊，你这个张生可不可以演得
老一点？
徐玉兰知道，总理是说自己的

扮相显得过于年轻了，跟其他演员
不搭配，于是她也半真半假地打趣
说，要不自己挂个胡须算了，这样就
可以显得老一些了嘛。
周总理哈哈地笑起来。
正逢周总理宴请日本的一个艺

术家代表团，徐玉兰也在被邀之列。
席间，日本艺术家对中国总理给予
的待遇感激涕零，他们说，在日本，
艺人的地位是很低的，别说政府总
理，就连一般行政长官也对他们不
屑一顾。可是在中国，政府总理却和
艺术家们同聚一堂，把酒言欢，让他
们无比羡慕。徐玉兰听在耳里记在
心里，在出访归来的总结会上，她激
动地说：“我,*岁开始唱戏，二十多
年来，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感悟很
多。解放前，尽管有名有利，貌似光

鲜，但在别人的心目中总归只是个
低人一等的‘戏子’，只有在解放后，
我们这些‘戏子’才真正挺直腰板做
人，成为文艺舞台的主人。为了越剧
事业的发展，我一定要不断努力，回
报党和政府对我的培养。”
她的发言道出了越剧姐妹们的

心声。徐玉兰怀孕了！因为忙于演
出、出访，徐玉兰这一年间，倒有好
几个月不在俞则人身边，为此，她常
怀歉疚之心。但俞则人却毫不在意，
还说做徐玉兰的丈夫，自己是早有
思想准备的。他包揽了家里所有的
家务，不让玉兰为此操一点心，现
在，他们眼看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玉兰也该多歇歇了吧？可是，就在医
生证实自己怀孕的第二天，徐玉兰
又若无其事地登台演出了；以后，她
一直瞒着剧团的姐妹们坚持演出。
为了不让舞台形象受损，她还日日
束紧腰带，以致直到临产，同事们都
不知道她早已身怀六甲。

&"$%年&&月，徐玉兰剖腹生下
了儿子小勇。小勇的降生给夫妻俩
带来了极大的欣喜，可是孩子出生
后，徐玉兰没给他喂过一口奶，刚满
月，便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了。因为在那时，她先后接到了两个
大戏的排练任务，一个是《北地王》，
还有一个就是《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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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生命的美意
廖 智

! ! ! ! ! ! ! ! ! ! !"那是生死攸关的一刻

那一瞬间，我整个心，拧成了一团，眼泪
哗啦就流下来了。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大声
喊：“爸，我在呢，你快点下去吧！不要站在外
面了！”我爸的声音突然就变得很急很激动，
他说廖智，你怎么不回答我，叫了你这么久，
你怎么都不回答我，我说我刚刚睡着了，我爸
就说你不能睡，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睡啊！我听
得很明白，刚刚那一个多小时里，他自己也觉
得我可能已经死了，但就是不愿意相信。他听
见我声音的那一刻，他好激动，激动得连说话
的声音都是飘着的了。我说，爸，你放心，我没
事，我一定不会死的！
就这样，地震发生这么久之后，我在漆黑

的废墟底下，终于哭了出来。之前经历这么多
事，我的眼睛一直是干的。婆婆的死、虫虫的
死，都像是一场无边的噩梦，我的心里像是死
了一样的寂静，就是哭不出来。可是，这一刻，
我哭崩了。我觉得命运真的是对我太残酷了，
虫虫的死给我太大的打击，我曾以为死了会
比活着更好，可我爸还在外面，我妈还在外地
没回来，我要是就这么死了，家里就我一个女
儿，他们以后该怎么办？老天爷啊，求求你，让
我活着出去吧！我不能就这么死了，我还没有
来得及出去跟我爸说一声谢谢……如果有幸
能够活下去，我发誓，我会用全部的生命来回
报他……重新燃起了生的念头，时间就变得
更加难熬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会得救，
几个小时后？还是需要一天？两天？三四天？
我开始变得理智起来，心里是前所未有的冷
静。我仔细地观察了自己的处境，盘算着怎么
储存精力和体力，因为很有可能会在这里待
很久。然后，我把我四周的情况一一告诉了外
面的救援队伍，我说，现在这么挖是挖不出来
的，你们需要的，是吊车。
吊车来了。司机吊走了压在最上面的几

块预制板之后，却不敢继续了。经历了地震，
这些预制板都变得很脆，很有可能吊到半空
中就会碎裂，砸下来。我爸把这些情况都告诉

了我，我说，那就赌一把吧，继续
吊，要是出事了，我自己来负责。
那是生死攸关的一刻。我虽然不
在外面，但后来听我爸说，当时
所有的人都死死地盯着吊车的
吊臂，一个人都不敢大声呼吸。

因为万一半途预制板坠下来，我直接就没命
了。第一块板子慢慢被吊高，刚刚移到一旁，
哗啦一声就裂开了。可这只是第一块，还有第
二块，还是要赌命！
我爸当时有多紧张我不知道，我只听到又

是哗啦一声，特别刺耳，第二块板子也是在移
开没多远的时候就碎裂了，如果砸在我头上，
我就死定了。两块板子一吊走，我觉得松了一
大口气。我的命真的是捡回来的。到了这时候，
我上面的废墟里的那些人，都已经走了，没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了。最
初的救援没有用吊车，是因为我上面的废墟里
还有人。渐渐地，其他人都没了，吊车才一层一
层地把废墟挖开，我才有了得救的希望。眼看
还剩下两三层预制板了，吊车却不能再继续用
了，因为那几层板子早已经碎开，再往下挖就
要靠人工打洞了。救援队从我前方大概一两米
远的地方开始打洞，那个地方比较薄，但能打出
来的空间还是很狭窄，他们怎么都钻不进来。最
后，来了一个个子很小的男生，他不是士兵，就是
来帮忙的一个老百姓，他瘦瘦的，拿了一个手电
筒钻进来，用手电筒的光照到了我的脸。
我当时真的好激动，在这里待了这么久，

终于看见外面的人了！我抓住他的手，舍不得
他出去，只想让他留下来陪我。他说没事的，
我就是来救你出去的。他带了一堆工具，可
是，铁锹之类的工具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都用
不了，于是他就掏出一个铁凿子，在我头顶附
近一点点地敲。敲来敲去，成效不大。我说那
就从左腿的方向打洞吧，先把压着的脚给挖
出来。因为我是斜在他面前的，他进不来，我
就接过他的凿子来敲。就这样，我先一小块一
小块地把面前的这些东西敲走，等他可以往
里面爬一点点的时候，我们俩就轮换着凿。我
当时觉得希望很渺小，用这么小的一个凿子，
这么一点点地敲，要敲到猴年马月啊！好在外
面也有人配合着往里凿，我们两边一起努力，
一个小时以后，终于破了一个洞，我终于看见
外面的天色了。天已经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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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他可能会亲自替你办这个案子

当余国伟离开之后，脑子聪明灵活的裘
法官已经明白这个案子不是那么简单的。如
果盲目地帮忙，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后悔不
及。他决定要去和陆副庭长交换一下看法。
黑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兼副主任裴国

庆律师，自从业以来一直显得自信满满。这种
自信，来源于他在京城里有着十分
广泛的人脉关系。

这天，裴律师接到了陆副庭长
的电话，让他尽快去一趟最高院，说
有要事相商。到了陆副庭长的办公
室后，他看到裘广义法官也在场。
“裴律师，出了点意外情况。”陆副

庭长见到裴国庆就说。“怎么回事？”裴
国庆不解地看看两个法官。“小裘，你
对裴律师说吧。”陆副庭长五十六七
岁，矮矮的个子，虽说额头有几道深深
的皱纹，却显得精神饱满。裘广义有点
垂头丧气。他先前已经把余国伟来找
他的事，向顶头上司做过一次汇报了，
现在只是重复一遍，当然，他隐瞒了余
国伟交给他的那些关于王根宝违法乱
纪的材料复印件。
“奇怪，他们怎么会看到你们在一起的

呢？”裴国庆问：“会不会是在诈你啊？”裘广义
摇摇头道：“不会，他们把我和王根宝会面的
地址和时间都讲出来了，丝毫不差。我怀疑是
不是他们在暗中监视我们？”裘广义猜测着。
“如果他们真的在暗中监视王根宝或者

小裘的话，那说明这些人也非等闲之辈啊。”
陆副庭长提醒着。“这种可能性不大。”裴国庆
否定说，“京城这么大，人这么杂，除非他们动
用国安或公安的力量，一般做不到。如果真让
他们看到了，估计也只是一次碰巧。”
“不管是碰巧还是有意而为，一旦对方抓

住了这样的把柄，我处理这件案子就非常被
动了。”裘广义喃喃自语道。“陆庭长有什么想
法？”裴国庆问。陆副庭长想了想说：“万不得
已，只好让小裘回避此案了。”“可是，这个案
子我的当事人方面催得很紧，希望我们抓紧
办理。再说他已经……”裴律师说到这里停顿
了一下，欲言又止，并看了裘广义一眼。

陆副庭长马上领会了裴国庆的含义，转
身对裘广义道：“这样吧小裘，容我再仔细考

虑一下再做决定，你先回你的办公室吧，到时
我再找你。”等裘广义一走，陆副庭长就问裴
国庆：“你刚才想说什么？”
“王根宝已经把他的委托费转到我们事

务所的账上了。按照约定，他很快会把第一笔
现金送过来。到了嘴边的肉，总要想办法吃到
啊。”裴国庆说。“你如果要换人办理此案，也

要抓紧啊。”裴律师见陆副庭长不出
声，就委婉地催了一句。“你不用担心。
为了慎重起见，也许我亲自来办理最
好。”陆副庭长把自己的打算讲了出
来。“有你亲自挂帅出马，还有什么事
办不成的？哈哈，那真是太好了，太好
了。”裴国庆有点喜出望外。
离开最高院。裴国庆驱车来到了

北京饭店。王根宝这时如约在宾馆房
间里等着裴国庆的到来。一见裴国庆
进门，就问：“裴律师，有什么消息？”
“遇到了一点麻烦，裘法官可能办不
了这个案子了。”
“为什么啊？”王根宝本来想去掏

香烟的手僵在了空中。“我们上次在
全聚德吃晚饭的事，被你的对手看到
了。”“这怎么可能呢？”“是啊，我也很

纳闷，但确实被看到了，那个余国伟亲自找到
最高院，当面对裘法官说的，时间地点都对，
应该不是瞎说。”“他妈的，真是活见鬼了，”
“这么一来，裘法官当然就不适合再办此案
啦，必须换人。”裴国庆瞥了王根宝一眼。
“不过你不必担心，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刚才
陆庭长说了，他可能会亲自替你办这个案
子。”裴国庆说完，注视着王根宝的表情变化。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王根宝猛一拍大
腿，失声叫道：“太好了，这个陆庭长够朋友，
够朋友。”“是啊，这次你的面子够大了，不过，
为了避免他临时改变主意，你最好把那件事
抓抓紧。”裴国庆有所指向地提醒王根宝。
王根宝愣了几秒钟，随即恍然大悟站起

身来道：“瞧我，说着话就差点忘了。”言毕，王
根宝快步走到橱柜前，拉开柜门，从中拿出一
只皮质的提包来。他走到裴国庆跟前，把皮包
放在地毯上。“这里面是第一笔八十万。”王根
宝说，“等案子基本定案了，第二笔一百二十
万就给你们。等最高院出了我赢的裁定书，立
刻支付第三笔二百万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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